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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說紅菊花放出那嬌滴滴聲音，向著黃二麻子道：「你叫我一聲，教這夏得海聽聽看。」 這句話在紅菊花談笑而出，原不要
緊，只把個黃二麻子羞得臉紅過耳，脖子漲得像個水桶粗，那時地下只恨沒有縫可以鑽得進去。合座的客人看黃二麻子這副現像，

笑又不好笑，問又不好問，一霎時把個熱鬧之場反鴉雀無聲。話到此處，說書的要出個啞謎子，請聽書的大人、老爺、先生、太

太、小姐們猜上一猜，這個啞就是：紅菊花要黃二麻子叫他一聲，請諸位聽書大人、老爺、先生、太太、小姐猜猜紅菊花要黃二麻

子叫他做什麼？我料列位聽書的必定猜著：紅菊花要教黃二麻子叫他一聲「媽」，說書的搖搖頭說：「不是，不是。」 列位聽書的
說道：「這位猜紅菊花要教黃二麻子叫聲『 媽』，既然先生說猜的不是，我可一定猜著了，想不是叫『 媽』，定然是要叫他一聲
『妹妹』，或是『姊姊』。請教說書先生，錯也不錯？」 說書的人又擺擺手說道：「不對，不對。」 一連又是猜什麼叫「嫂子」
的，猜什麼叫「妗子」的，說書的先生癟癟嘴，仍然說是沒有猜著。台下一大伙人要急著聽書，忽被這位先生半空中岔出個啞謎

來，把正書擱起不講，攪著大傢伙東猜不著，西猜不著，未免有些不高興起來。內中有幾位實在悶得不耐煩了，立起身朝著說書的

大聲喊了一聲：「喂，咱們全是來聽說《後官場現形記》 的，不是大家沒有事來同你們鬥著心思玩兒。你說書先生要賣弄才學也不
是這個賣弄法，可以在大街小巷出個三寸長燈虎候教的紅紙招貼，預備些筆墨紙硯，自然地有那一般酸溜溜的朋友來喊什麼六才子

呀，詩經呀，唐詩呀，包管不要半點鐘工夫，把這一包草都買個乾乾淨淨。」合座劈劈拍拍鼓掌之聲比那說書時拍的醒木響得百

倍。說書先生正在台上蹺起二郎腿，嘴角上銜著一支雪茄煙，洋洋得意看著台下一伙呆子猜不出紅菊花要叫黃二麻子叫他一聲什麼

來，忽然大家鼓噪起來，嚇了一跳，深恐怕起鬨一散，這生意就塌了台，趕忙換了一副顏色，不是以前那個陰陽怪氣的神氣。站在

桌之前頭，恭恭敬敬望著中左右，作了個團團揖，高一聲、低一聲說：「是列位聽書的大人、老爺、先生、後生、太太、小姐、娘

姨、大姐不要著急，是小子先服個禮，平平大人、老爺、先生、後生、太太、小姐、娘姨、大姐這一股!"氣。要知道紅菊花教黃二
麻子叫一聲什麼？做《 後官場現形記》 的這位白眼早早有個交代，因為愚小子說了半天的書，口也著實乾了，煙癮也有些發作，
想借著這個空當掉個小槍花，呷一口茶進去，潤潤喉嚨，叭兩口雪茄煙，提提精神。誰知弄巧成拙，對不住列位，挖著腸子、搜著

肚子、放開嗓子叫媽、叫姊姊、叫妹妹、叫嫂子、叫妗子，叫了一大片，全沒有對紅菊花的路，也難怪三屍神暴跳，動無名真火。

愚小子著實該罵，不但該罵，還該吃兩記耳刮。愚小子再作一團團揖，留列位少坐片刻，容愚小子表明出來。但是愚小子表明紅菊

花要黃二麻子稱呼，卻還幾句解釋列位沒有猜著的原由。列位不要又責備一張窮嘴，耽擱起正文不提，只顧瞎三話四的亂謅呢！」

　　紅菊花是濟南省城數一數二的有名優妓，才藝容貌前回書已經表明，只是他的年紀卻未曾說過，依說書的老毛病又要請聽書的

猜一猜了。現在聽書的列位，正在這裡辦猜紅菊花教黃二麻子叫一聲的交涉，說書的作了許多團團轉轉的揖，甜甜蜜蜜的話，算把

這一件交涉案馬虎遞了和約。如何好再起這個風潮，還是直截了當自己說出來，免得聽的人發躁。這紅菊花的芳齡據理想上去，不

是二八，便是二九。如要照這理想卻又有點離經，怎麼呢？這紅菊花的妙年依著二八，須要加上一位，依著二九，又要減去一位，

乘除加減恰恰一十七歲。黃二麻子連生他都生得出來。列位猜他要叫一聲媽，這就不對了。列位猜叫媽的意思卻有兩層全不能錯。

一為紅菊花是夏方伯賞識的人，為臣之事君，為子之事父，為卑職之事大人，當勝子之事父之義，叫一聲媽也是理所當然。再有大

補缸上，胡老兒說是先生、兒子、後生、娘是確實考據，人人共知道這個掌故的。但是黃二麻子雖然心中早有如子之父的孝心，若

是在深閨秘室就是叫奶奶他也未是不可。今日卻在大庭廣眾之中似乎有些難以為情，照胡老兒叫『王大娘』一聲又近乎蔑倫。黃二

麻子是做官為官的人，不但不敢作此事，並且不敢存此心。故猜叫媽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愚小子冒昧的說不是，不是。天下人

的親戚、至親莫如郎舅，列位以夏方伯有『 先親後疏』 的前言，紅菊花有『你是我的什麼人』，『 我是你的什麼人』 兩句話內猜
詳出來，不是叫姊姊，即是稱妹妹，也很有點思想。列位不要聽著後頭忘記前頭，黃二麻子連自家族中的個妹妹都不敢叫，經不得

甄觀察三番五次地叫他不要拘著俗例，仍是不敢直叫，勉強改口叫『姑太太』。甄觀察與夏方伯位分比較高一頂帽子，就是紅菊花

是黃二麻子的真姊姊，此時黃二麻子也要改口稱『 憲太太』 的，何況紅菊花突如其來呢！愚小子故敢斗膽又說不對，不對。那些
嫂子、妗子是咱濟南的土稱呼，越發驢頭不對馬嘴。官場中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也沒有這個樣稱呼，愚小子只好望著列位癟癟嘴

罷了。

　　問題既經解釋，接著應說黃二麻子一張臉直脹得像個爛豬頭，半天哼不出一聲。紅菊花只是逼著他快叫，夏方伯一把把紅菊花

抱到懷裡，兩隻眼睛不住地四下地溜，說：「這孩子越鬧越不成了，你要估住黃老爺叫你什麼？」 紅菊花擰著身子過來，咬了一個
耳朵，夏方伯哈哈大笑，黃二麻子更莫名其妙，心裡只怪紅菊花早沒有接頭，弄得此刻僵了舌頭，叫不出口。還是夏方伯爽爽快快

地說道：「你叫他一聲姑姑就結了。」 黃二麻子乘著這個口風，粗著脖子，紅著臉，在喉嚨裡頭轉了幾轉，糊裡糊塗似乎叫出一個
姑姑。紅菊花還要挑剔他嘴裡含著檳榔叫得不明白。夏方伯說：「你不要再鬧了罷。」 紅菊花挨著夏方伯的臉，涎肩皮眼地說：
「我是沒聽明白，只要你聽明白是咱的親戚就是了。」 夏方伯說：「你的耳朵是教那那□聾了，還當人家的耳朵同你一樣呢！」紅
菊花啐了一口道：「此刻由你說，晚上再同你老不愛臉的算帳。但是君子無戲言，黃家姪兒的差事到底怎麼說？」夏方伯道：「還

有什麼說，包在我身上就結了。」 紅菊花道：「可不要吃了筍子又來變卦。」手招招黃二麻子：「來來，快謝謝你姑爹。」 羞惡
之心，人皆有之。黃二麻子此時臉上實在有些下不得台來，幸灌了一肚皮的南酒，借酒裝瘋地離了座位，走近夏方伯面前，深深請

了個安，算把這一篇會親文章完了卷。以後的榮華富貴，平步青雲，只好暫且在此作個伏線。

　　如今要演一位負當時大名，七品縣令的歷史。他這歷史，卻是博採旁搜，整整費了兩年工夫得來。其中情節也有耳聞，也有目

睹，並不是空中樓閣，憑意結撰，均是按圖可以索驥的。但是南亭亭長著這書的原意，並非要只毀官場，形容醜態，他的苦心是燭

奸借鏡，警惕官邪。無奈讀書的只看了一面，當作他處世的金針，為官的秘寶，專心致志，竭力仿摹，六七年來，成就人材確實不

少。所以《 官場現形記》 竟美其名為「 官場高等教科書」，不脛而走，海內風行，洛陽紙貴。南亭亭長雖然發注橫財，曾對白眼
說：「我這幾個錢賺得實在有些作孽。我現立定宗旨，要調查幾件循吏清官，德行善政，編纂這後半部書，使這一般披人皮、具獸

心的看了，見善而遷，知過必改，或者於社會少有補救，我也可以問心無愧。誰知於此季世，豺狼兼道，狐狸橫行，再也訪不出一

位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的賢長官。」 南亭亭長此志未遂，玉樓赴召。白眼尚存，應該擔任起這樁義務，慰我亡友。於是不遺餘力，
逢人訪問，方才得著七品縣令的歷史。若論前半節的為人也不足錄取，卻是後來一念之誠，盡心民事，不惜一身犧牲，烈烈轟轟，

可欽！可欽！《 四書》上有一句是「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白眼就是體會這兩句聖經，要借他來規勸官場。閒
言少敘，言歸正傳。

　　且說這位七品縣令，姓趙名青雲，乃是安徽安慶府桐城縣人氏。少失父母，虧得他個堂房嬸娘撫著。小的時候也曾替人家放放

牛，撿撿柴，跟著嬸娘過窮苦日子。族中有個老貢生伯伯看見趙青雲身材魁梧，眉目清秀，料他後來必有點出息，勸他嬸娘不要耽

誤了孩子，街上有的是現成義學，樂得送進去，讀幾年書，得以認得幾個字，將來出去找生意也容易點。他嬸娘深明大義，便依著

伯伯說話，把青雲送進了義學攻書。時光易過，不覺已是兩年。那青雲天生聰明，先生也很喜歡，這兩年工夫，公然把一部《 四
書》 讀完，字也寫得有個樣子。這年青雲剛剛十四歲，新年頭上，走到伯伯家中玩耍，伯伯看見青雲彬彬孺雅，儼然像個學生，不
是從前那放牛的時候，滿臉野像，十分高興。考考讀的書，也能夠隨口對答。伯伯便起了要栽培他的心思，留青雲吃了夜飯，送他

回到家中，便對弟媳婦說道：「青雲這孩子看他不錯，念了兩年書，就有這個樣子，真是難為他。今年我想叫他到店裡去，幫著我

弄弄帳，晚上沒有事的時，我還可以教教他的寫算，在你這邊也可省些校過，弟媳婦你說可好？」他嬸娘道：「可憐這孩子從小兒



沒了父母，我辛辛苦苦撫養這麼大，總算我的事完了。成器不成器，後來要看他自己。難得伯伯這樣，還有什麼話再說，明日叫他

過去就是。」 青雲從此便跟著伯伯學寫學算，不覺又是兩年。伯伯看見青雲在店裡不論什麼事都肯用心去學，心想：我這一爿小雜
貨店開在鄉鎮上，不過混著日子過去，還能想怎麼樣發達不成。把孩子委屈在這裡，仍然是沒有出頭日子。還得想法子，薦在大地

方去，才是道理。自家盤算一回，薦到什麼地方才好呢？思來想去，想起一個老朋友王三太爺在江西吳城鎮做鹽號，他們做鹽務生

意，局面闊綽，自然出息寬裕，不如薦青雲在他號裡去，到是一個完全的善法。等到過了年，便寫好薦書，備辦些土儀，做了一套

新衣，另外給了四塊本洋與青雲做盤川，前往吳城投奔王三太爺。也是趙青雲時來運來，碰著一個好慈善的伯伯，便拜別嬸娘、伯

伯，拿著薦書出了城，搭好一隻船，徑往吳城進發。一路順風，不上半個月，也就到了吳城鎮，問明鹽號坐落，自家換了一件新做

的藍布長衫，青布馬褂，拿著伯伯的信，親自送到鹽號，交與門口的人，表明來歷。不多一會，門口的人出來說：「請趙相公進

去。」青雲便跟著走來，進了石庫門，便是三間大廳，擺設著紫榆桌椅，兩壁盡是掛的名人字畫，甚為華麗，目迷五色，心神為之

一快。隨看隨走，轉過大廳，乃是一個小小天井中，中間擺著一隻蘇缸，滿貯清水，缸內養著紅紅綠綠的金魚水草，兩旁配著幾盆

梅花山茶。沿著廊簷一字排著蘭花，香氣馥馥，比較伯伯家幾間矮小瓦房，真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了。眼前一進長三間的正屋，

窗子上嵌著大玻璃，門垂大紅呢夾板門簾。早有個十五六歲的學徒把門簾揭起，青雲躬身進來，擺設也與大廳上依稀彷彿，不過上

面多一個炕牀，鋪著繡花墊子，當中懸了一面大鏡子。初進門，覺得對面也來了一人，防備碰頭子，細看才明白是自己的像由這面

大鏡子照出來的。左首門上掛著一幅香色布棉門簾，那個十五六歲的學徒便領著進了這屋子。只見牀沿上坐著一個鬚髮皆白的老頭

子，雙手抱著一支長水煙袋，青雲心裡想著這老頭子定是王三太爺，趕緊上前趴倒地下，一起一伏，磕了八個大頭。起來舉起兩隻

手，上自頭頂下至腳尖作恭恭敬敬一個長揖。王三太爺彎著腰伸著一隻手過來，口裡說著：「請起，請起，不要行大禮，我可不還

禮了。」問道：「你令伯可好？大遠的路，還多謝帶許多東西來，真是不敢當得很。」青雲自生下地來，長得這麼大，均是在鄉下

過日子，今日忽然見了這個場面，若是平常鄉下小孩子還不嚇得話都說不出來嗎？偏他福至心靈，雖然暴入富貴場中，卻像經歷過

的一樣，並無一毫拘束，隨口答應說：「是家伯叫替三太爺請請安。鄉下沒有什麼稀奇東西，不過幾樣土產，不中看的，要求三太

爺收下。」 王三太爺又問他多大歲數，讀過幾年書，在家裡學過什麼沒有。青雲一一對答的得體，把個王三太爺喜歡得不了，便說
「 令伯與我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的福氣好，守著田園，享清閒之福。像我這麼大年紀，還是奔波勞苦，成年地在外頭，不得一刻
清閒。我正少一個貼心的人在身邊招呼，你來得恰好。」 青雲道：「姪兒年輕不懂事，初次出來。家伯說過，總要求三太爺當自家
的子姪看待，凡事要教訓。」王三太爺問：「你行李搬進來沒有？」 青雲說：「早上才到此地，行李還放在船上呢！」 王三太爺
道：「既沒搬來，你先去把行李搬了來，就在我對面房子裡歇罷。」回頭叫聲：「財叻，你出去叫個轎夫，跟趙家哥哥同去搬了行

李來。」青雲隨著財叻出來，叫了轎夫，去船上搬行李。進了鹽號，就在三太爺的對面房子裡住下。這趙青雲生來伶俐，跟著王三

太爺陶熔了幾年，居然把鹽號的事，幫著王三太爺經理得井井有條。王三太爺也就推心置腹地信用起來。

　　且說吳城鎮乃是江西四大鎮之一，進江西省第一個水陸大碼頭。地方非常熱鬧，有句俗話說的是「裝不盡的吳城，下不盡的漢

口」，其市面繁華，生意茂盛，據這兩句可想而知了。況且這鹽號往來的都是殷商大賈，揮金如土，就是號裡的伙計、先生以至徒

弟出店，近朱者赤，積習相染，吃著，嫖賭著些事情在所難免。王三太爺上了幾歲年紀，日日經營運銷，那裡還來得及管這些閒

事，只要不鬧出事來，也就隨他們去。惟有趙青雲少年老成，雖然雜著一伙，卻拿定主意不來附和他們。有時被同伙的纏得沒法，

逢場作戲，偶一應酬應酬，仍然一心一意地幫著王三太爺料理。或是陪伴著王三太爺談談說說，或是在自家房間裡寫寫字，打打算

盤，無事從不出門。閒暇的時候，一個人在廊簷下踱踱，或是看看金魚，或是弄弄花草，或是賞玩堂中懸掛的字畫。這堂屋中間大

鏡子的兩邊，掛了一副朱紅描金龍鳳楹聯，下款寫著沈葆楨；左邊四幅條屏寫的漢隸，署款王嵩齡；右邊四幀墨筆梅花，畫的來鐵

乾撐天，玉枝搖月，暗香疏影，浮動黃昏，真像一樹活的一樣。每幀上都題的詩，只沒有姓名，單寫著吟香外史幾個字，下面印著

鮮紅兩方圖章，印上篆文卻認識不得。心愛這梅花畫得這樣好，天天辦完了公事，便要站著去領略一番，久而久之，倒像定的功

課。起初倒也沒人理會得，後來王三太爺見他日日如此，卻也有些奇怪起來。有日青雲正在望得出神，王三太爺由房裡走出來，站

著青雲背後。只見青雲望著這幾幅梅花，時而搖頭，時而舞手，臉上似乎顯出得意的神氣。王三太爺輕輕地在他肩上一拍，青雲回

轉頭來，見是王三太爺，馬上垂手侍立。王三太爺笑著說道：「你乾自是也看這梅花畫得好嗎？」 青雲也笑著答道：「姪兒看著梅
花真實畫得好，不知怎麼樣虧他畫得出來！姪兒學來學去，總學不到他這個樣子。」 王三太爺道：「 你乾自要學他的畫嗎？你可
知道畫這畫的是個什麼人？」青雲道：「姪兒看堂屋壁上懸的字畫都寫著款，獨有這梅花沒有題款，正想請教三太爺。三太爺事又

忙，總沒有這個空當兒來問一問。難得今天要求三太爺把這緣故說給姪兒曉得、曉得。」三太爺道：「你要曉得畫這梅花的人，乃

是當今一位大大的名臣，鐵面無私。人都比方他為宋朝的包文拯，現任長江水師提督彭宮保，官印玉麟，號雪琴，湖南衡陽縣人，

與曾文正、胡文忠、李中堂都是中興名將，正直不阿。自他老人家到了長江提督任上，把這水路上的行業保護得安安靜靜，從沒有

鬧出過大搶劫的案子。即或有一兩個毛賊，做出些小案子，被失主告發上去，他老人家總要派人緝捕出來才算。就是營制也定得很

嚴，如有違犯了他的軍令，不論是弁、是兵，立刻綁出去正法，一點人情不容。故爾他部下的弁兵個個循規蹈矩，平買平賣，並不

敢借營裡一點勢子，強賒硬欠，至於姦淫擄攫更是沒有的事了。所以上下江一帶的商民頂著香盤，祝告他老人家活到一百歲，永遠

不要離開，才保得住行旅平安。設或一旦調開去，另外換一位提督，斷斷不能像他老人家這樣，還說不定要縱兵擾民，通匪病商

呢。他老人家年年春秋二季出來巡哨，每次到了吳城，閱操完畢，總要在此盤桓二三日，合鎮商家也都要公請他老人家一回，就在

湖邊上那座高樓，名叫望湖亭上頭擺宴。他老人家最惡的酒食徵逐，凡是官紳們辦下燕菜燒烤，或是唱演堂戲，總是一概辭謝不

到。獨有我們商家備的十個大碗，每請必到。官場派頭他老人家一概沒有，馬也不騎，轎也不坐，粗衣布服，隨著兩名戈什，竟自

步行而來，盡歡而散。你看他老人家到這個位分一點不驕傲，能夠屈躬下士，不要說現世，就是古來也是少有。如何不叫人敬重？

如何不叫人感戴？但他老人家雖然是這樣地剛直，並不為理學所拘，卻最鍾於情。傳說他老人家少年時眷戀著一個西湖名妓梅仙，

不幸梅仙早逝，他老人家便從此不再冶游，凡是游憩處所，繞屋多種梅花，誓畫梅花十萬株，以志不忘梅仙之意。這四副梅花掛

屏，是前年他老人家巡閱到此，在望湖亭上吃完了酒，高興起來，吩咐戈什回船去拿來筆墨紙硯，對客揮毫，不過一個時候，就畫

成功，題好詩，送給我的。那吟香外史就是他老人家的別號。下面這一方陰文圖章是彭印玉麟，陽文圖章是青宮少保。你真是要他

老人家的畫，且等到八九月裡，秋閱到此，我替你去求一幅，大約還可以得呢！」青雲聽說可以替他求一幅梅花，心裡喜歡得不知

成個什麼樣兒，這幾年功夫，在號裡跟著三太爺學的無非是加減乘除，分批撥引一些事情之外，沒有談過別的。今日三太爺長篇大

套，把彭宮保的事約略說與他聽，真是聞所未聞，說道：「難怪畫得這麼好呢！」 又想中間掛的對子，及那幾扇弔屏寫的沈葆楨、
王嵩齡，大約也是不凡的人了，率性問個明白，倒可長長我的見識。遂指著那副朱紅描金龍鳳對子，問王三太爺道：「寫對子的沈

葆楨是什麼角色？」 王三太爺用手捻著白鬚，用眼望了一望上頭的對子回道：「你問這位沈大人，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忠臣，是福
建人。早先做廣信府知府的時候，正是長毛鬧得利害，他一個文官，內無糧草，外無救兵，怎麼個措手？有一位夫人是林文忠公的

小姐，林文忠公叫林則徐，就是在廣東燒洋人鴉片煙土的那林制台，誰人不知，誰人不曉。當初若是照林文忠那樣硬著辦下去，不

出那一伙賣國奸賊割地求和，我們中國人何至於受這流毒，害得如今疲癃殘瘠到此地步。你想有這一個老子生下的女兒還有差的

嗎？那時兵臨城下，沈大人軍書旁午，盡忠保國，內裡全仗林夫人運籌帷幄，出奇制勝，保固全郡的生靈。後來作到兩江總督，病

故。賜諡『 文肅』。這副對子還是坐江西撫台時候寫的，現在聽說他幾位少爺都做了道台，忠臣子孫，還怕指日不是督撫嗎？」
青雲點頭稱贊，又問王嵩齡是個什麼官？王三太爺說道：「這也是個奇人。聽說本籍是浙江，不知從那一代流寓在河南，變成了河

南人。二十幾歲的時候極其困難，落魄湖北，在黃鶴樓上擺個拆字攤子，帶著賣字度日。偏偏天下大亂，人家逃命尚來不及，還有

誰來拆字買字？這個攤子也就擺不成功。想來想去，無路可走，不如去投效軍營，這便是他的運氣來了。碰見曾國藩曾中堂愛才如



命，收留他在營中，不過上十年，一個窮拆字的保到了道台，在江西署過好幾次臬台。人常說的英雄不怕出身低，只要有志氣向上

進。我還記得千家詩上『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總而言之，做人是要自己去做的。就是你在我號裡年代雖不能算多，能幫
著我比多年的伙計都強。我今年越發覺得精神有些不濟事了，你像這樣好好地再幫我個一年半載，我也不想再乾下去。等到年底，

東家出來，我保舉你來接手。這號裡出息，每年的薪俸、花紅，統共算起來毛三千串錢。除了用的，很可以積攢幾個，搭著做點生

意，還愁以後的日子嗎？不過發了財，成個家，要好好孝順你嬸子、伯伯，不要忘記呢！」 這王三太爺真算是有肝膽不負朋友的囑
托，一心念得要提拔趙青雲起來。趙青雲受過王三太爺的教訓，也能立志學好，發奮上進。也是天生成的，要叫他在世界上留一點

痕跡。

　　且說吳城鎮是進江西省的大口岸，五方雜處，士商雲集。因為是要緊地方，設官治理，有個水利分府，一個分防主簿。水師營

的參將、都司、千把、外委都有彈壓地方、保護治安的責任。還有督銷局，釐金卡，湊起來文武官員差不多上百。官場中交遊，注

意的就是金銀世界，鹽號本是個發財生意，金銀窠子，沒有個聽見不羨慕的。何況這些頂冠束帶的見了一文銅錢，巴巴地要鑽進方

孔裡打鞦韆，見了這個大金窖豈有不生趨附的念頭？鹽商因其每每受船戶小工的要挾，樂得利用他們制伏船戶，故常常拿點小便宜

給他，更惹得他們如紅頭蒼蠅攢糞坑一般巴結上門。王三太爺實在懶得同他們周旋，現在有個趙青雲，凡有一切應酬，均打發青雲

出去，自己樂得清閒。自此以來，青雲便同這一群官府交接起頭，今日你來，明天我往，眼見的不外腳靴手版，紅頂花翎，耳聞的

不 外 署 缺 委 差，封 妻 蔭 子。人 生 在 世 不 過 為「名利」二字，有名沒有利，猶如行船不得風，有利沒有名，猶如錦衣夜行，
名與利是缺一不可的。雖然青雲受王三太爺的一番栽培，心想就是照著所說，把管事位子推讓與我，每年多得幾千串錢，弄到老

來，還不是個幫人的傭工。為人總要獨立一樁事業，才不虛生一世，發財不發財還是次一層。整日夜的心中打算盤，總要打出一盤

生法來，方不想枉自為人一趟。要知想出什麼生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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